
2022年4月2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潘兴盛 校检：王文辉 E-mail:qdnrbfk@163.com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清
水
江

刊
头
图

佚
名

摄

清明，回到家乡为父母扫墓
父亲和母亲各据一方
他们的去处已由罗盘算定
从父亲的坟到母亲的坟
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
留给我一段路，思念

在父亲的碑前倒两杯酒
不让父亲独酌
父亲一杯，我一杯
从没有与父亲认真喝过酒的我
与父亲隔空碰杯
杯沿，已梨花带雨
洒出滴滴愧疚

我俯下身，不用看碑文
就知父母的一生
我想和父母搭话
就像小时候我犯了错一样
他们扭头不语

回望，他们已走得更远

清 明

接到节气的请柬
春姑娘衣袂蹁跹
不急不缓从天而降
专为主持一场隆重的迎春大典

虫儿是隐形的乐师
四野田园 花丛枝头
时而合奏时而独唱
唧唧啾啾 吱吱叽叽
从早到晚交响乐和谐悠扬

鸟雀赶来凑热闹
兴高采烈地耍起杂技
花丛里俏皮地上蹿下跳
枝丫间时不时翻筋打斗
轻身一跃
花瓣随之抖落
划出一条条优美的弧线

蜜蜂倾巢出动
一进场就是一个大型民族舞蹈
花蕊间成群结队
嘴里含蜜衔粉
扇翅来回穿梭
一曲曲勤劳酿造浑然天成

蝴蝶也赶来捧场
身披彩衣 体态婀娜
曼妙的舞姿招来伴偶助兴
芳香沁漫中
上演一幕幕蝶恋花

春暖花开的季节谁不爱呢
人们换上轻薄的单衣
结伴出门踏青
一串串爽朗的笑声撒落一地
花树下各种造型应有尽有
每一次停拍
就定格成一张张韵美人悦的游春图

呵 原来
这万物狂喜的热闹集会
是为共庆一场春天的花事

一场春天的花事

□ 王芳焯

□ 李茂奎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
明”的季节，是“沤”花的日子，也
是万物苏醒，百花齐放的时候。
从古城镇远往施秉方向出城四公
里就到了白杨坪，即千亩果园。
趁休息之日，邀约三五个好友，来
到这片近几年赏花火爆的地方，
尽情体验“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
飞时花满城”画意与诗情。

白杨坪的赏花时间，大约持续
一个月半月左右，以公路为界，两
边桃、李、梨树装扮在呈梯田似的
小山坡。花期循序渐进，最初是
山顶的李子花和油菜花，李树下
栽种了油菜，它们的花期要早些；
紧跟着是桃花，桃花还未落，对面
山上的梨花追逐而来。一时间，
素洁淡雅的灰白、灿灿袭人的金
黄、落英缤纷的霞红 、靓艳含香的
洁白，在这里汇集、交织。

据说，白颜色的花很香，梨花
也是如此。空闲日子的我们，就
像一群忙碌的蜜蜂，穿梭在花海
里。梨园里，一棵棵粗狂得近乎
古朴的树干上，一簇簇风姿绰约
气质优雅的梨花，静静开放在这
一片溢满田园气息的土壤里。没
有华丽的装扮，没有艳丽的容颜，

高雅、圣洁、不张扬，却静静的溢
出淡淡的幽香。

与它们为伴，一些的烦恼都会
不由自主被搁置脑后，疲惫的心
灵也得到短暂的慰藉，就算这片
刻的宁静与清闲，也不想辜负。

梨 花 林 里 ，大 家 各 自 散 开 ，
我流连忘返，拿着自拍杆随心所
欲的抓拍着，生怕错过任何一个
镜头。

一晃眼，有一抹红撞进我的镜
头，在满眼白清如雪的梨园里，这
样的唐突尤为引人注目。停下脚
步，不由得靠近，细细打量起来。
此刻，我正处在梨园中间的半山
腰，拐角处，几间小小的平房，平
房的对面，小巧的花园隐藏在梨
园中，不是靠近，根本看不出来。

两条狗懒散地趴在房屋附近
的路中，看到有人靠近，没有想象
中的狂叫不停，只是睁开迷茫的
睡眼看了看，悠悠忽忽地站起来
挪动几步，耷拉着的尾巴轻轻摇
了摇，又趴下，闭上眼睛。看样
子，莫不也是被清香四溢的味道
熏醉了！

搜寻的视线顺着颜色找寻，就
看到两位六十左右的男女，正蹲
在花丛中。他们头戴斗笠，阿姨
小 心 搀 扶 着 一 株 连 着 树 皮 的 断
枝，叔叔正把小小的棍子插在旁
边土里，再用绳子把受伤的花枝
绑在木棍上，动作缓慢，手指轻
柔，眼里充满怜惜与心痛，好像花
枝也会疼痛一样。

花园空间不大，被主人用栅栏
包围着，开间大概只有四五米，进
深看不到尽头，郁葱的绿叶中，颜
色各异的花稀疏绽放着。我贪婪
的目光引起了男主人的注意，他
站了起来，轻轻弹去落在衣襟上
的花瓣，微微一笑说：“要拍照，外
面的颜色太单调了，可以到我园
子里来拍，不弄坏花就行。”

我大喜过望，忙钻进了花园。
走进了，才看清主人，看样子，明

明应该是一个花农，但他衣服干
净整洁，脸颊清瘦，淡淡的笑容如
同清风拂面般的亲切，谈吐也不
俗。让我有种错觉，如果不是这
谈吐、这笑容，这装束，站在这随
时都有可能繁花绽放之地，怕是
会亵渎这块净土吧！

我没话找话地和老人聊着，说
自己也是一个爱花人，奈何本性
太 俗 ，培 育 不 出 娇 艳 美 丽 的 花
朵。我的话让主人有些意外，他
开始热心把他的花园，甚至于整
个梨园给我推荐了一番。

主人叫代文高，今年七十多
岁，六十年代初期的初中生，地道
的 农 民 ，栽 种 果 园 已 经 三 十 多
年。最初是在镇远县城叫花果园
的山坡上，栽种橘子、葡萄、猕猴
桃。二十年前，来到了白杨坪，开
始了桃、李、梨树的栽种。慢慢发
展成现今近两千亩的果园。

近些年，随着人们水平提高，
旅 游 的 人 更 是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地
冒出来。花开季节，本地前来观
赏的人络绎不绝。花开高峰期，
临 县 的 自 驾 游 和 外 地 游 客 也 慕
名而来。

闲暇之余，代叔就想，漫山遍
野的梨花虽然惹人怜爱，花期非
常短暂，假如四季有不同的花开，
岂 不 是 对 梨 园 的 一 种 弥 补 。 于
是，他外出考察，学习，请教培育
花卉的专家，购买大量的书籍，才
有了这个小花园。

花园的规划、修剪、拆装基本
上是代叔一个人，几年的时间栽

种的品种有几百种：有桃花、月季
花、海棠花、樱花、牡丹花、美花含
笑、玉林花等等。这些品种细细
分划，种类繁多，花朵色彩各异，
部分品种还非常名贵。

三年的精心打理，代叔终于把
这个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小花
园培育得像模像样。春、夏、秋、
冬，每季都有怒放的花朵，静静等
待每一位观赏者的到来。

除了花园，房屋周围一百多亩
梨园也归他管理，年产量达到二
十多万斤，也不愁销路。果子成
熟的季节，湖南、广西、福建、贵阳
等地的老板争相定购。用他自己
的话，权当用锻炼身体，其余的果
园则由他的四位儿子管理。

老人滔滔不绝的介绍，更坚信
我的第一感觉，他不同一般的农
民，中等个子，举动干练，知识渊
博，举手投足间没有老人的味道，
睿智的眼神中隐约透露出儒雅的
气质。

“小花园开得最热闹时候，我
用微信微你们来赏花吧！”代叔潇
洒 地 掏 出 手 机 。 交 换 微 信 号 码
时，图片是一朵绽开得非常美丽
的荷花，名字叫作“高洁”。

后来，才听说，花开的季节，他
会邀请一些文人雅士到花园品茶
赏花，有的当场即兴作诗，画画。
走的时候留下几幅给他，就是他
最开心的事情。

离开了老人后，他在花丛中微
笑的样子，让我突然的想起一句
话：“一花一世界，一笑一尘缘”。

梨园深处
□ 杨 琼

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生命体验，
在某个平常的日子，一个小物件，某
个人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者某个诗
句，会像一只小蚂蚁或隐形的刺一
样，猛地蜇你一下，然后逃开。蜇你
的小东西逃开了，而你的心绪却被扰
乱了——那个被蜇的地方，需要你去
关照。并不很疼，但被蜇的感觉，依
附着你，牵制着你，提醒着你。你必
须去抚一抚，揉一揉。

因为它的背后，是我们曾经的过去。
读李商隐的《晚晴》里那句“微注

小窗明”，就像一只小蚂蚁，轻轻地蜇
了我一口。

李商隐或许是写自己的中年时
光。“微注小窗明”，倚靠雕花小窗，
手执书卷，一缕光线，不是强烈，灰灰
的，冷冷的，投射到书页上，一切很
静、很慢、也安谧。这种时刻通常不
属于“长风几万里”的热烈豪迈的青
春时光。这是中年后追求回归时一
个不重要的小小时刻。一种生命的
自我实现和完成。

李商隐的中年回归，恰是我少年
时的出发。

小姨家六表姐就曾住在一个能
营造“微注小窗明”氛围的房间里。
小姨家女孩子多，我自己的姐姐出嫁
早，周末和寒暑假，我跟六表姐厮混
得最多，后来家里发生了大变故后，
六表姐的那个房间更成了我的避难
所。一张木床，一个矮柜和一口木
箱，房间简陋得像《诗经》里用山野中
的白茅和野鹿表达爱情的方式，也像
某个原初的生活场景。清晨或者百
无聊赖的中午，我靠在床头，手里拿

着不知读了好多遍的《安徒生童话》，
还有一本是文学杂志，里面有梁晓声
的《黑黑的沃土》。幽暗的光线透过
被柴火熏黑了窗格射进来，透明的灰
蓝的一缕，勉强可以看清书上的文
字。四周很静，时光停止流动一般地
悄无声息，就是这种“微注小窗明”的
感觉。《安徒生童话选》和那本文学杂
志从哪里来，又去了何处，无从知
道。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豌豆公主、海
的女儿美丽的样子，还有梁晓声叙述
的那些知青的生命热情、绝望和死
亡。那时的我有过战栗、难过，但不
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迷茫”。

后来，我的父母和小姨姨夫，都
走进了矮矮坟墓，我们和他们，陷入

“我在外边，母亲在里边”的不可逆转
的格局里；我和六表姐、八表妹也四
散开去，揉捏捡拾各自一地鸡毛的生
活，身子躬成米勒《拾穗者》有些臃
肿、有些憔悴也有了点麻木的样子。
再后来，木屋拆掉，表哥在新的地基
上建起了砖房。曾经伫立那栋木屋
的地方，唯留一个旧址。旧址是什
么？曾经有物有人有事件存在的有
点感伤有点神秘的物理性标志，而今
靠几丛杂草几块瓦片唤起几丝气息
几段记忆的心理地标。

蒋勋先生解读李商隐的诗，读出
了虚幻和荒凉，很像存在主义哲学。
读书，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当你对比
东西方哲学，哪怕隔着几千年时间，
无限浩渺的空间，却总有相通之处，
有时是表达方式不一，有时是注视方
向不同而已。此刻，李商隐的虚幻、
荒凉正和存在主义哲学相遇，碰撞出
生命意义假设背后的虚空。就像已
经走远的亲人总是在梦中出现——
我那久已不在人世的父母，他们在这
个世界的走过常让我产生恍惚感；看
着同学群里发出的照片，有大腹便便
者、有皱纹如沟壑者、有白发间杂者，
让我对曾经有过的如火的青春一度
产生了怀疑。

木格子门窗已然灰飞烟灭，那种灰
蓝透明的光线再也无法汇聚成束——
它跟我的少年时光相互凝视后就悄悄
挪移开去，像梦中造访的圣诞老人，带
着温善的笑意轻手轻脚地梭出门去。

我现在的书房，玻璃窗，挂着有
些光泽的灰蓝色丝绒窗帘，有些厚
度。我总是让它一直垂着，不拉开，我
像当年那个把六表姐的房间当成避难
所的少女一样，与它咫尺相隔，享受它
的柔软以待。有时莫名地想看一缕光
线，就把窗帘拉开一条缝，让光沿着这

条窄窄的缝射进来，内心瞬间被安慰
了许多。今天读到“微注小窗明”的时
候，猛然醒悟，这是一种心理情绪，潜
藏了几十年的——“心病”。

心病应该属于心理疾患的范畴
吧，只是轻与重而已。每个人都无法
逃脱。或许都须在成年后的某一次
被猛然揭开，彻底正视或者暴晒，方
能治愈。

在灰蓝色窗帘背后找到的“微注
小窗明”，已然越过青春，走向中年的
安分、自在，以及对自己的整顿——平
静不喧、淡然不躁，这是中年人最好看
的样子，也是需要努力抵达的回归。

李商隐在诗的最后说“越鸟巢干
后，归飞体更轻”，这是成熟的鸟，经历
很多之后飞翔的姿态。顺接了“微注小
窗明”平静。这平静，彰显了中年的野
心——所有的东西都追求完了之后，归
来做自己。这野心，有点颓丧、有点困
倦，也有期待，以及暗暗的窃喜。

“微注小窗明”，是一种野心，李
商隐中年后轻轻盈盈地拥有，我在少
年时“看山是山”地拥有，亦在中年时
代磕磕绊绊地追寻它“看山还是山”
的极峰状态！

有一种野心叫“微注小窗明”

□ 刘 美

如果有一种花，它能够永远
保存在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那
么这种花一定在心灵里有某种
特殊的情结。于我，就有这样一
种花，而它有一个让人听起来不
入流的名字——羊屎条。

每当三月，故乡苗岭满山遍
野都怒放这种白得特别纯净的
花，一刹那犹如白雪洒落人间。
这种花没有富贵的矜持，也没有
媚俗的娇艳，更没有出世的高
冷，它随意开放在田边地角，岭
表沟壑，有一种野遗的君子之
风，花瓣看似柔弱纤细，舞姿妩
媚窈窕，侧耳听好像有一曲若有
若无的乡野民谣直抵灵魂，拨动
深藏在岁月里的那一根心弦。

这株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野
花，这株春天装点在山野的野花，
这株开放在劳动者和耕牛身边的
野花，其“羊屎条”的俗名却一直陪
伴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
里。至于为何赋予她这么的名字，
皆因每至夏秋，它的枝干会长出一
串串指尖大小的果实，其壮犹如一
粒粒羊屎，而枝条又是细长的条
状，在外来文化欠缺的故乡，人们
只得因状赋名——羊屎条。

除了花的洁白美丽和对人
的亲近，我对羊屎条还有特殊的
一种情结。少年时代，雷山城里
的孩子几乎都曾经到县城山里
砍柴作为炊事之需，我也不例
外，毫不夸张，曾经在砍柴的孩
子群体里我无疑也是一名“高
手”，只要进山，我通常只带一把

柴刀，待砍得一堆柴，随便选一
根比较粗大的木棒削成穿柴的
扁担，而捆柴的绳子呢——就是
这篇文字说的羊屎条。

羊屎条细长，最长者可达一
米多，用脚踩住一端，然后用双
手把枝条扭为柔软一点的“柴
绳”，这便是最好的既柔软又结
实的捆柴绳子了。

这就是我对羊屎条特殊记
忆的来由。

行文至此，我应该让“羊屎
条”的俗名暂时让位，请出它的
学名。惭愧的是，我在很长时间
里才知道它真正的芳名——白
花檵木。而我知道它叫白花檵
木还是因为在都市生活里迂回
获得的。

在深圳我居所的那条马路
上，因为南国气候的原因，常年开
放一种深红色的花卉，从外形看
似曾相识，除了颜色，花的形状完
全就是故乡常见的羊屎条，后来
查资料叫“红花檵木”，我就想羊
屎条是不是就是白花檵木呢？

果然就是！
从童年少年到老年的我，知

道羊屎条的学名叫白花檵木竟
然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我曾经在新加坡看胡姬花，
在荷兰看郁金香，在保加利亚看
玫瑰，在新西兰看鲁冰花，在法
国看鸢尾花和薰衣草花，在日本
看樱花……无论走遍世界看了
多少美丽的花，都不如我记忆里
的“羊屎条花”。

有一种花叫羊屎条

朋友圈里桃红李白柳绿油菜
花儿黄，鸭子在河中撒欢儿，鸟儿
在花丛中穿梭，好一派盎然春意。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
也走进了近郊的网红桃林。

赏花固然是件快乐的事情，
但我还有个小心思——为了那
碗清香的甜酒酿。

小时候，跟着大人们去乡下
舅舅家小住。那时山里不通车，
去舅舅家要走十多里山路。山路
崎岖，特别是夏天，每当走得口干
舌燥、浑身冒汗的时候，我们就会
在那片竹林里休息一会儿。竹林
里有一股山泉，大人们摘下树叶
做成杯子，接一杯清泉，甘甜清冽
的泉水绝对比现在的冰激凌更令
人舒爽，再用泉水洗洗脸，立刻就
赶走了疲惫和炎热。

一次，我们正在竹林里休
息，遇到了一位挑着担子的亲
戚。大人们热情、真诚地聊着家
常。亲戚揭开担子上的坛子，一
阵甜酒的清香扑鼻而来。亲戚
拿出几个小碗，每个碗里盛了一
勺甜酒，又加了竹林里的山泉
水，递给我们，叫我们尝——从
此，用山泉水冲泡的甜酒酿的清
凉甘甜的味道便留在了我的脑
海里，再也无法忘记。

有多久没有吃到用山泉水

冲泡的甜酒酿了？
从凯里绕城高速驱车三十

公里，又走了一段省道，便到了
近年来很火爆的网红桃花村。

信步走在通往山顶的水泥道
上，呼吸着混合了桃花、油菜花香
味的空气，欣赏着静谧的掩映在
桃林里的院落，心里一片祥和。

太阳热烈，头、鼻尖、脖子已
渗出微汗，嗓子开始冒烟，我又
开 始 思 念 起 那 碗 清 甜 的 甜 酒
酿。于是，但来到半山腰，却没
有遇见甜酒酿。远眺山道尽头，
也未见摆摊的村民。

我不甘心，想进村子里看
看，万一有人在家门口卖呢？

可是，放眼看去，村里出奇
安静，好些房子门窗紧闭，很少
看到村民影子。外出务工了？
上山劳动了？进城赶集了？

没有甜酒酿，连通常都会有
的烤红薯、烤糍粑、烤五花肉、烤
火腿肠，也没有。

桃花村一游，终究没有吃到用
山泉水冲泡的甜酒酿，颇觉遗憾。

也许，我走得还不够远？
也许，在更远的山路上、更远

的村子里会遇到我心心念念地用
山泉水冲泡的清香的甜酒酿吧？

我又在想，美丽乡村应该怎
么才留得住乡愁呢？

那碗清香的甜酒酿

□ 李顺骅

□ 马 英


